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研究
摘要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确认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对近代中国体育思想的发展及其整个演变过程，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这是因为人的思想认识如何，是决定体育发展方向和推动体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体育思想史的研究，是对体育发展历史过程的最深层次的研究。因为说到底，中国体育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中国人的体育思想近代化过程。因此，研究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刻的解读。
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靠文献资料和借助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主要以人物思想为主线，以阶段发展为特征，从纵横两个方面厘清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与中国近代体育现象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具体内容包括：
1、强兵御侮的体育思想。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使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在侵略者的炮声中惊醒。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面前，一批先进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中国要效法西方，走近代化之路。从此中国人开始办洋务、求变法，搞改良、闹革命。在“西学东渐”的文化碰撞中，当时的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也都开始注意起被视作“蛮夷小技”的西方近代体育。
例如在对待西洋兵操的态度上，作为较早实践洋务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说：“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罪也。”强调“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故我们“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所以在他制定的湘军“营规”中，列有《日夜常课之规七条》，其中明确要求湘军士兵，每天早晚各需做体操一次。“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这段材料说明，西洋兵操很早就被引进到湘军的训练活动中。
2、强种强国的体育思想。在洋务运动体育发展的基础上，戊戌维新进一步推动了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戊戌维新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发动的、中国近代早期的一场政治改良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促进“西学”包括西方近代体育，特别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洋务运动到中华民国成立前的这段时期，是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早期传入和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其在体育思想认识上的表现是：中国人注重于体育强兵、强种、强国的社会作用。由此，人们对体育的解读，总是在强兵御侮、强种强国的主题下，将体育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结合在一起。所以强种强国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既有资产阶级维新派（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黄兴、秋瑾）。在强种强国体育思想的引导下，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与西方社会显然不同的近代体育传播路线，即体育是由军队而走向学校、走向社会的。
3、军国民体育思想。由戊戌变法运动所最后完善的强兵、强种、强国体育观念，由于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所以被当时的社会先进分子所普遍接受，使当时的中国社会曾一度出现“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的新景象。所以即使在进入20世纪后，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仍然有着极高的社会认同度。其集中表现为：在当时社会曾刮起一股强烈的“军国民体育”风潮。
我国军国民体育思想的最早发生，是由一批留日学生直接从日本引进的。1902年，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铁生、飞生等人，先后在《新民丛报》、《江苏》、《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文章，宣扬军国民体育思想。如蔡锷1902年以奋翮生的笔名，在《军国民篇》中提出：“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者。”认为“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的文章中主张，要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和社会。飞生的《真军人》文章中甚至提出：“非军国民主义无以发公共之观念”。正是在这样一些舆论的广泛影响下，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开设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
4、民主与科学的体育思想。大致从1915年开始，以军国民体育为标志的强兵、强种、强国体育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军国民体育逐渐遭到怀疑，特别是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和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双重影响下，近代中国人在体育观念上开始由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逐渐向健身、娱乐、竞技的观念转变，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体育的本质去定义体育和认识体育。例如早期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近代中国早期体育领袖张伯苓、王正廷等人，均注意到了“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认为兵操教育“本非学校体操保存康健之普及法也。”所以出现了对军国民教育的反思甚至是批判。

这一思想变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北京政府时期所实行的学校体育的“双轨制”。 1923年，北京政府又公布了《课程纲要草案》。其中正式提出：将原有学校的“体操科”，一律改名为学校“体育课”。从此，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要形式的西方近代体育内容，由过去只是在部分教会学校里施行的状况，而扩大到在我国的整个学校教育中普遍实施。
5、实用主义体育思想。19世纪末，随着美国教育和体育的科学化运动，出现了一种“新体育”思想。这种“新体育”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相结合，形成了实用主义体育学派。认为体育就是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体育手段和方法上，主张采用更自然、自愿、活跃的运动方式。它对20世纪以来的世界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实用主义体育思想是从民国时期开始传播和盛行的。 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对我国近代体育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军国民体育，抵制了军事化体育的实施；同时它确立了体育作为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对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学校体育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构建了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模式，从教学、课程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对近代体育的科学化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一定的预备作用。中国近代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张謇、胡适、陶行知、郝更生、梅贻琦、蒋梦麟等人。
6、自然体育思想。我国自然体育思想来自美国，在“五四”前后由基督教青年会派来中国的体育专业干事麦克乐传入。后来，留美学者归国，通过培养学生，著书立说等，广泛地传播自然体育思想，直到新中国成立，自然体育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自然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吴蕴瑞、袁敦礼、方万邦、董守义、张汇兰等人。在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影响下，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已初具规模，而且对学校体育理论的论争和研究也比较活跃，如开展了自然体育和非自然体育论争，一元体育和二元体育论争，外来体育和固有体育论争、体育教育化和体育军事化论争，选手体育和普及体育论争等等。另外，对学校体育中一些问题进行实验研究的风气也逐渐兴起，其中较盛行的是体育测验研究和体育教材、教法与考核等的研究。由此可见，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有些观点对我国现代学校体育的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7、国粹主义体育思想。国粹主义是1902到1905年间形成的一种文化流派。它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观念。“国粹”一词来自日本的外来语。起初，人们把它和“国学”一类说法混用，无严格的界限。大意无非是指中国的学问，中国的道德，中国的精神。国粹主义论者认为，“国粹”的存在是事实，爱护它、保存它、提倡它、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儿女子孙万代责无旁贷的事。实际上，这是一批爱国志士既苦恼于数十年学西学之无效，又认定中国的贫弱纯系清朝“异族统治”所致，于是便掉过头来，不再向西方“寻求真理”，转而在自己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中试图设计出一条自我复兴之路。

国粹主义体育思想的出现，表明伴随着对西方现代体育了解的深入和对传统体育文化反省的展开，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华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体育文化问题，也就更为严肃更加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虽然当时国粹主义体育论者的着眼点不在回答中西体育文化问题，没有致力于分析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国粹主义的体育文化观，毕竟强烈地透露出中国体育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深挚情意和崇高评价。
本课题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第一，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清末民初时期，强兵强种强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体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上解读体育。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体育思想的重要转折时期，特别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些先进的体育思想开始占据社会主流，主要有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想，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等等，出现了注意从体育健身娱乐的本质功能去解读体育的趋势。南京政府时期，自然体育思想成为发展的主流，人们在观念上越趋注意了向体育真义的回归，从而使体育的总体发展，更趋于健康和理性。
第二，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和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基本吻合，表现了二者紧密的关联性。如当军国民体育思想较为盛行时，兵式体操明显占有社会优势；当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盛行时，实验体育、模仿体育的做法较为流行；而当自然体育思想盛行时，体育游戏、体育比赛则更为人们所关注和推崇。
第三，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一阶段体育思想的盛行，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相适应，说明一定的体育思想总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
第四，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中，始终充满着东西方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影响和作用。经过长期的思想积淀和演变，中国人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体育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对体育的基本认识。
